
C 4 ■責任編輯：尉　瑋　■版面設計：謝錦輝 2013年4月26日(星期五)文 匯 副 刊

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影音館

影評影評 文：張錦滿

文：大秀

《明天記得愛上我》
結局經典

二手好碟二手好碟 文：勇先

《男與女》
情愛物慾交纏

雖說時代不斷進步，但若說港產電影的大膽程度，今
時今日實在遠不及七、八十年代。不是擺明荒淫的鹹片
才會脫衣，就算是社會性電影，女星們亦會隨「劇情需
要」而為藝術犧牲。曾經的性感女神，今天依然明艷照
人的鍾楚紅，在1983年的《男與女》中便有大膽的露乳
演出。當中不見色情，只見一份八十年代社會的血肉與
實在。

故事的背景是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偷渡來港的孟思
晨（鍾楚紅飾），本來愛上泰國華僑江遠生（萬梓良
飾），可惜生活實在無以為繼，於是只好嫁給年齡差距
足以成為父女的貴叔（關海山飾）。雖然貴叔的經濟條
件也不是好好，但總算令思晨衣食無憂、生活愜意。可
是後來思晨偏偏又與遠生重逢，年輕力壯、兼且已成為
黑市拳擊選手的遠生當然較貴叔吸引。自此他倆便經常
幽會，覆雨翻雲。最後故事落得「一拍兩散」的悲劇
—遠生因不聽從老闆打假拳的指示，中伏吃了老闆暗
中餵下的禁藥，拳王夢碎；思晨準備離家出走會愛郎時
跌倒流產，剛好又遇上貴叔撞破；貴叔既見繼後香燈的
願望落空，又發現思晨與遠生的姦情亦陷入瘋狂，在家
中亂扔亂掟，終引發大火，弄得家散人亡作結⋯⋯

事實上貴叔、江遠生和孟思晨之間的三角關係，是
七、八十年代頗具代表性的香港與內地的男女關係：年
輕的過埠新娘，遇上年老力衰、年齡差距足以為父的香
港窮大叔⋯⋯因 物質的考慮，她選擇依附窮大叔；可
是心底裡，卻又懷 種種不屑，這種複雜交錯的情感，
即使到了二、三十年後的今天，縱然兩地的經濟環境已
大不同，但感覺依然相似——今日的所謂兩地矛盾，何
嘗不是如此？內地同胞瞄上香港的，依然是物質，可能
是奶粉、學位、病床位，甚或其他；可是對於香港這個
看似昔日活力不再的「大叔」，卻有一定不滿之情。究
竟誰是誰非？當然視乎從哪個角度來看，但正如《男與
女 》 中 的 九
嬸，其實曾對
香港有無限憧
憬 的 思 晨 說

「香港其實並沒
有 她 想 像 般
好」，勸她別對
這地有過多無
謂期望，並要
明白香港人的
生活條件不比
她本來的好多
少⋯⋯當中沒
有歧視，只有
苦口婆心的提
醒。

台灣電影涉及同性戀題材比香港多，也處理得較合
理，《明天記得愛上我》更是成熟佳作，態度持平、處
理如實，不煽情，而結尾更見智慧。

結婚多年的丈夫，原是同性戀者，最後願意離婚。導
演把該場離婚戲放在丈夫妹妹的婚宴場合裡。離婚男女
離開婚宴會場的時候，賓客拋花到他們身上。導演寓意
他們因了解而分開。離婚男女像開心新婚那樣受賓客祝
福，令人感動。

此片大部分篇幅都在講婚姻生活的細節，沒有大爭
吵，表面頗為甜蜜，劇情平淡如白開水。導演確實不好
處理，因此他大膽加插了超現實畫面，並加入多位配角
如石頭（五月天）、夏于喬、柯宇綸、黃嘉樂等，來增
加影片趣味。各配角演得恰當，並不誇張和低品味，整
體效果不錯。演同性戀角色的黃嘉樂尤其傑出，外形、
扮相、動作具說服力，並且吸引，也配合影片格調。

此片中的夫妻間沒有大事情發生，但他們內心世界卻
無比複雜。兩位主要演員范曉萱與任賢齊，有點「客
串、業餘、玩票」性質的表演，卻正好適合演這樣一對
夫婦。范曉萱的素顏扮相，亦增加了她的演出深度。任
賢齊過去演過《奪命金》、《神槍手》、《夏日的麼麼
茶》、《星願》等多部電影，今回演出收斂，穿戴上假
肚子，散發一點大叔味，演中年危機正適合。

我欣賞陳駿霖多次用變焦鏡頭來表達這位大叔心中的
暗地喜悅，導演和演員都配合得很好。此外，影片開場
不久，導演安排一個超現實飛天場面，為影片定調，該
個畫面獲觀眾接受，這部電影也成功了一半。

陳駿霖以前當過楊德昌助導，拍過《一頁台北》（該
片由德國大導演Wim Wenders共同監製，我一直有興趣

知道緣由），又拍過
《10 + 10》其中一
段。《明天記得愛
上我》並非悶藝作
品，兩位監製李烈
和黃江豐拍過《囧
男孩》、《艋舺》和

《翻滾吧！阿信》，
他 們 深 明 賣 座 之
道。久未看台灣電
影的朋友，不妨看
此片來了解一下近
年台灣電影的「小
清新」氣息。

以《迷幻列車》成名，英國名導Danny Boyle把所
有他在創作倫敦奧運製作時用不 的古怪想頭，都
放到《催眠潛凶》（Trance）裡去——《催》的不少

「動作場面」也是在腦內進行的，這個設計，不太立
體而有點虛，是給自己和觀眾的新嘗試。「或許
吧，但荷里活電影，觀眾習慣很快就得到某種同理
心去投入電影/當中的主角。我想大家也在差不多跟
電影中劇情人物都同步的時候，再想一下要怎樣解
謎，而不是等待故事發展下去自行分曉。會發生？
還是不會？」這樣奇怪，所以，Danny為《催》找來
了Underworld樂隊的Rick Smith來創作配樂。

Underworld已非首次跟Danny Boyle合作，其舊作
如《迷幻列車》、《迷幻沙灘》、《太陽倒數》也是
出自這個組合。今次在《催》中卻只交由隊中元老

級人馬、主音兼鍵琴手
Rick Smith負責。Danny在
接受其他媒體的訪問時表
示，由於這片有不少科幻
場面，所以，配樂的功能
就特別重要：「特別是其中一場磁力共震場面，器
材來回的動意識穿越幾個時空，Rick Smith的確為電
影中很多場面帶來迫力！」Rick Smith在處理《催》
的配樂時，一方面跟得上Danny的凌厲風格和節奏，
另一方面，又成功地把自己的「趣味」放進樂曲中
——例如，用上柔弱的弦樂、潛得較低的電鼓，詭
異得來氣氛十足，聽到〈Bullet Cut〉、〈Solomon〉
和〈Santiago〉就明白。碟內也有其他單位的樂曲，
有爵士又有深沉的舞曲，但略嫌不夠集中。

處理過倫敦奧運之
後，Danny Boyle似乎
已成為一個家傳戶曉的
名字。觀眾看過奧運，
都 欣 賞 整 個 製 作 ，

Danny說：「我覺得這件事跟我的直接關係不強，有
點置身事外的感覺。或者，事情就是這樣，我決定
參與奧運的製作，要幾年時間製作，但中間卻有很
多行政人員參與、有很多架構，實際運作時間卻不
算多。」但好處就是為了奧運節目而組成的製作團
隊，卻成為了《催》的主要拍攝團隊︰「反正已有
一個班底，何不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拍一齣電影？」
無心插柳，《催》卻成為近年Danny Boyle最具型格
的作品之一。

《催眠潛凶》——腦內革命

何謂真實？

《生命》記錄的是1999年台灣「921大地震」中南
投縣國姓鄉九份二山四個家庭的故事。房子消失在
山石之下，逝去的人連遺體都找不到。家屬們日復
一日在山頭上等待，希望老天庇佑，今天能挖出自
己的親人。吳乙峰在災區花了將近5年的時間，去拍
攝這些家庭在地震之後的日子。「我一下去的時
候，就很清楚，我不是要拍救災的過程，我也不是
要拍地震，我一開始就跟自己釐清，我想拍人在面
對突然的天災、突然的意外的時候，尤其是親人突
然離開以後，那個生命突然的意外，人怎樣度過
的，這個是我一開始設定的主題。」於是在鏡頭
下，是四個家庭如何面對悲痛，又如何踏上新生
活。那些臉孔樸素自然，沒有過分渲染的悲慟氣
氛，有時甚至顯得過於平靜，卻讓人看得心頭發
緊。

但《生命》並不是單純地記錄他人的故事。影片
的題材十分嚴肅，敘述的手法卻頗有詩意與惆悵。
片子一開始，火車穿過隧道，紀錄片導演吳乙峰前
往探望中風的父親，旁白則響起吳乙峰與好友王家
勳的往來書信片段。在這些書信中，他們交流關於
生命的看法，說起自己的困惑與痛苦，也說起拍攝

《生命》的過程。而到了影片最後，我們才知道，原
來王家勳早已因為意外而去世。那些超越時空的對
話變成面對自我的囈語，拍攝《生命》的旅途，也
是吳乙峰自己的生命旅程。

「那時候那個拍紀錄片的導演——吳乙峰，其實
面對 他父親的中風、經常來回兩地奔波，還有在
他內心生命裡，青年的成長過程中，一位很重要的
知音朋友的突然離去，其實一直長期以來壓迫了他
內心裡面的思念跟無法解脫的悲傷，所以後來準備
完成這部作品的作者，決定把那個導演也放進去，
所以這部片有時候充滿主觀，有時候充滿很疏離的
客觀。」吳乙峰說，「我覺得紀錄片其實就是在表
達我這個作者看到的真實，因為真正的真實只有上
帝看得到，那我到底看到什麼真實？我很原原本本
的把我當時的情緒、想法跟感覺表達出來給觀眾，
所以我覺得，這是要理性、是要感性，可是沒有一
個人可以說他多理性多感性，我只是很誠實的利用
所學，把我感受到的東西表達出來，比如說包括，
佩如（《生命中的主角之一》）想到自殺，叫我去拍
片的時候，我就抓狂了，我覺得我要阻止她，有嚇
斥她，甚至事後有去幫她跟哥哥的朋友講能夠幫助
她，後來我知道她其實只是想發洩，我就陪伴她，
讓她一直發洩，比較高興的是後來片子播出以後，
她們都是第一道先看的，看完以後她們其實都很感
激，而且在裡面也都得到一些解放，我想，拍這部
片，在裡面，我自己也得到了解放。」

《生命》完成後，一直沒有在台灣的電視台播
出，是因為害怕再一次為片中人帶來傷痛。「我想
等多年之後，她們更成熟了，再播出，不過對於電
影院的播出，她們也得到很大的回饋，所以，我還
是那句話『人永遠比紀錄片重要』，當不覺得人比紀
錄片重要的時候，就沒有辦法拍出更深刻的紀錄
片，當你在議題中只想完成紀錄片而忽略了人的存
在的話，我會建議你，應該要沉澱下來，我自己也
是一樣沉澱自己。所以開始自己有一些想法的時
候，也許有一些感覺不好說的、會影響當地人的事
情，我會慢慢累積，找機會以另外一種劇情的方式
來表達。我覺得創作有很多方式，但最重要的是，
想幫他們說話的這件事情，在實踐過程中，需要非
常小心。」

從不同角度看生命

吳乙峰說，台灣經過解嚴後，紀錄片有了多年的
發展，《生命》出來後的那一兩年，許多紀錄片都
進入影院放映，包括《無米樂》、《跳舞時代》、

《翻滾吧！男孩》等等；當時《生命》的上映，也創
造了紀錄片的票房紀錄。但是綜觀現狀，他認為台
灣紀錄片工作者一樣生存艱難，雖然題材的選擇可
以更加多樣，但有時選材仍會趨向比較聳動性的議
題。「當然也是希望觀眾看，這些都是無可厚非，
但這個地方要小心，有時候有些題目其實是很簡單
的，可是這個對象在裡面生活了10年20年，所以那
是要花時間的，而不是去掠奪，但這部分也是必然
的過程。」吳乙峰說，「看起來，雖然台灣的紀錄
片很多人在拍，對我來說，我從來沒樂觀過，原因
是因為，基本上台灣的電視台還是不願意投資紀錄
片，所以大家都還在野外求生，獨立製片、影展，
似乎只能這樣子。當然，全世界的紀錄片，如果要
分主流或非主流，它永遠是非主流，偶爾跑到主流
的，那都是意外，問題是它沒有辦法有更主流的題
目去進入，但其實它有很多的觀點跟想法，影響到
台灣這幾年劇情片的發展，台灣在劇情片最低潮的
時候，紀錄片曾經補了這個空缺，我那時候就講過
一句話『我不相信一個社會，不去看自己的故事。』
一個社會一定會想看自己的故事，不能老是看好萊
塢的，近幾年台灣電影有起飛，但是更去了解這個
社會，透過紀錄片做一個升級的實踐，來做為儲
備，不管是不是用劇情的表達，我想都是很重要
的。」

他認為內地有很棒的紀錄片工作者，「可是他們
最難突破的一點可能是，對於政治、人權討論這類
型的紀錄片。我覺得這是一個社會在發展必經的過
程，以前台灣早期也是這樣的，所以紀錄片工作者
要願意去碰這一塊，溫柔而堅定的碰，碰人內心的
那一塊，就會鬆動某些東西，提升了不論政府官方

或是民間，能夠重視——人生存在一個地方，都有
他基本的價值。我覺得這個鬆動，紀錄片可以做一
些工作，我也知道大陸有很多紀錄片工作者做一些
很棒的東西，也有很棒的人，這部分可能還要再經
過一段時間的努力。」這次來香港，除了放映《月
亮的小孩》及《生命》，他還會舉辦大師班、青年訓
練營與講座，與香港的紀錄片愛好者們一起交流討
論。「這些交流的目的，只是為了促進我們可以用
一些比較理性的眼光，或是感性的眼光，或是理性
加感性的眼光，看待這個社會不同的議題跟生命，
讓這個社會可以提升，讓我們的人民的智慧、想法
可以開闊，促進社會更文明更進步。」

吳乙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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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風電影的邀請下，台灣著名紀錄

片導演吳乙峰即將來香港舉辦大師班等

一系列活動，與本地紀錄片愛好者交流

創作體驗，並於明日（27日）與5月12

日分別放映兩套代表作《生命》與《月

亮的小孩》。

《生命》記錄台灣「921大地震」後

四個家庭的生命旅程，曾獲得2003年

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影展優等獎與

2003年法國南特影展觀眾票選最佳紀

錄片獎。《月亮的小孩》則記錄了白化

症患者在社會中的生存現狀。

吳乙峰的鏡頭，樸實而溫暖，用他的

話說：「只要真心想去拍真實的故事，

我相信那樣的故事，一定會被看到。」

文：草草　圖：采風電影提供

■《月亮的小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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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比紀錄片更重要


